
第 20卷第 1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0  No.1 
2014年 2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Feb. 2014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改革及其意义 

盛睿，舒景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00083) 

摘要：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雄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国，但苏莱曼大帝之后日渐衰落。为了帝国的强大不被灭亡， 

它曾试图自我改造，富国强兵。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随之而来的是教育世俗化改革。教育改革遇到了 

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另外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诸多因素，也影响了改革的进展。但是改革为凯末尔 

总统共和国时代的世俗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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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的背景 

奥斯曼帝国能够一度称霸三大洲，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苏莱曼大帝之前的 

历任素丹，都有过戎马生涯。长达 600 多年的奥斯曼 

帝国，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1520—1566 年)，是帝国 

的鼎盛时期。苏莱曼大帝之后，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历 

史转折点。由于素丹沉迷酒色，政治腐败，后宫参政 

等诸多因素，帝国走向衰落。16 到 18 世纪期间，长 

达 200 年的奥土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奥斯曼 

帝国的实力。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加速了昔日威风 

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反复的军事失败，导 

致大量的领土丧失，这暴露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列强 

面前的弱势。1699 年 1 月 26 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与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此条约的签订 

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向欧洲各国割让土地。昔日强大 

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西亚病夫” 。 

西·内·费希尔认为： “卡尔洛维茨条约标志着中东史 

中的一个转折时期，特别是在奥斯曼和欧洲的关系方 

面。 ” [1](316) 随着帝国的衰落，改革已成迫不得已的事 

情。奥斯曼帝国处在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要保持奥斯 

曼帝国的存在，就必须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改 

革离不开现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于是改革从军事到教 

育以及社会文化等层面拓展开来。其中的教育改革受 

到宗教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进行得异常艰难。 

二、改革的进程 

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有三个阶段， 即马克塔布(相当于小 

学)、马德拉萨(相当于中学)和清真寺。而清真寺则是 

伊斯兰教育体制中水平最高的教育场所，后来发展为 

穆斯林大学，如驰名世界的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一 

些著名的穆斯林大学，既是学校又是清真寺，充分体 

现了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宗教色彩。清真寺的功能是由 

伊斯兰教特性决定的，它既是穆斯林履行宗教义务的 

场所，也是研习文化知识的高等学府。正如伊斯兰学 

术泰斗伊本·泰米叶所概括： “清真寺是学者之家， 学 

术研究中心。 ” [2](76) 据有关资料，在 1765 年，仅君士 

坦丁堡一个城市里就有275座清真寺。 到19世纪中叶， 

已超过 300 座。其它城镇中，每城至少有 1座，像巴 

格达和开罗也在 40至 50座之间 [3](143) 。 

伊斯兰教被奉为帝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 

态。但是到了帝国晚期，学究式教学模式远远脱离于 

现实的宗教教学内容以及学生长期被伊斯兰宗教思维 

定式的束缚，已无法满足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更不可能培养出当时急需的西方化和现代化人才。教 

育的世俗化改革已成必然之势。 
(一) 塞利姆三世执政时期(1789—1807)，重视现 

代化的军事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理念以及技术 
1798年， 虽然拿破仑远征埃及本身是一个大失败， 

但是这标志着欧洲肢解奥斯曼帝国迈出了第一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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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伊斯兰世界内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4](68) 。塞利姆 

三世登基之后，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极力进行对 

旧军队的改革。年轻而博学有才的素丹塞利姆三世首 

先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帝国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以及 

培养新型的军事人才方面。1795  年建立陆军工程学 

院，培养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的军队将领。另外，素丹 

还创办培养了航海及相关专业的海军学院。对于学校 

的创建与教学，塞利姆三世非常重视法国的帮助。这 

是因为由于对哈布斯堡王朝共同的恐惧，历史上法国 

和奥斯曼帝国关系密切 [4](37) 。 在素丹塞利姆三世看来， 

法国是西方文明的体现， 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 

奥斯曼帝国从法国招聘了一批教育专家及教练，法文 

成为所有学生必修的语言，图书馆的藏书也多是法文 

书籍 [5](65) 。这一时期人才的培养，军事技术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实现了弹药制造厂现代化，火药生产的 

安全性明显提高。虽然塞利姆三世对改革倍加小心， 

但是还是遭遇了乌里玛等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改革 

进行得异常艰难。素丹为了使改革进行下去，几次被 

迫更换了支持改革的部分大臣。 
(二) 马哈穆德二世时期(1808—1839)，世俗精神 

的出现，推动了教育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 

进入 17世纪以后，曾经威震四方的近卫军， 开始 

变得纪律涣散，专横跋扈，并且出现世袭化现象，近 

卫军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素 

丹没有近卫军的支持，就无法继位和保持政权稳定。 
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解除了这支军队。马哈茂德二世 

果断消灭这一威震欧洲四百余年的军团主要原因有： 

一是  1807 年马哈茂德二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被近卫 

军军团发动兵变而废黜，马哈茂德二世担心自己会重 

蹈覆辙。二是近卫军腐败，军纪涣散，战斗力差。 

消灭近卫军军团，建立“穆罕默德常胜军”是马 

哈茂德二世大改革的开始。建立一支新式军队，教育 

改革是关键。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非教育本身的改 

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改革。其目的是为新军队补 

充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和为帝国各级 

政府部门充实具有专业知识的称职官员。 新军的建立， 

困难重重。找到足够多的对新军进行训练的教官，都 

是不易之事。为解决军事人才的匮乏问题，素丹从自 

己的宫殿护卫之中，选拔训练有素的年轻精英组成军 

团，然后把军官派遣到新军之中。这一兵团是由  200 
多名王室家族的奴隶和统治阶级的后代组成。但是许 

多军官喜欢过宫廷生活而不愿从事军事训练。素丹被 

迫在 1830年 5月解散了兵团。 

马哈茂德二世的政府建立了新的学校或重建旧 

校，如皇家医学科学院、军事科学学院、军事工程学 

院。穆罕默德命令扩大海军和陆军两所工程学校的招 

生规模，同时于 1827年，军事医学院开始招生，由于 

帝国的宗教传统，报名人数相当有限 [6](70) 。 

同年素丹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学习。受法国大革命 

影响，其中大部分是派遣到巴黎。在“自由、平等、 

博爱”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土耳其教育思想出现了世 

俗精神，素丹建立了一系列世俗教育学校。1838年， 

马哈茂德开始注意到非军事性的初等及中等教育，并 

计划成立所谓的“吕希底耶”学校。马哈茂德在世时， 

这类教育进展很小，不过是新办了两所初级中学，分 

别以素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苏莱曼清真寺为校址，校 

名是阿德里耶教育学院和埃得比耶科学中学。学校采 

用传统的课程，但其中有讲授法语和现代课程的规 

定 [5](90−91) ，这中间培养出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马哈茂德二世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宗教界的强烈 

反对。 “乌里玛”在伊斯兰机构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他 

们垄断国家要职，掌握司法解释权，有权对世俗法令 

法规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干预。他们是“伊斯兰 

法学博士” ，伊斯兰教义、理论和教法的实施者，构成 

了哈里发行使穆斯林主权的重要社会基础。伊斯兰教 

法把伊斯兰教的内容作为一种秩序，广义的伊斯兰教 

法包括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两部分内容，其内容从礼 

拜仪式、宗教功课到道德准则、法律规定，几乎包含 

了人的全部行为。因此，对于穆斯林个人来说，伊斯 

兰教是一整套教义信仰和宗教制度，深深植根于个人 

的意识之中，并规定了它的精神态度和生活方式。但 

是世俗精神一旦出现，就有助于教育从封建传统保守 

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以后帝国的教育改革，为 

奥斯曼帝国未来的现代改革运动敞开了大门。 
(三) 坦齐马特运动时期(1839—1876)，教育形成 

了宗教、世俗双轨制局面 

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 

影响，多数学者认为，革命爆发初期对奥斯曼帝国影 

响不是很明显。如果把这一影响的意义延伸，将法国 

大革命的先行者也包括在内， 就能够发现有一条细线， 

将西欧启蒙运动同中东、 奥斯曼的官员们在 18世纪中 

若干次短暂进行的社会和政治实验联系在一起 [7](19) 。 

但是到了 19世纪中期影响变得清晰起来。 

1839 年  6 月，马哈茂德二世去世，其子阿卜杜 

勒·麦吉德继位素丹。新素丹执政不久就发布诏书， 

宣布奥斯曼帝国进行全面改革，史称“坦齐马特”改 

革。 改革的一项重要就是教育的世俗化。 穆斯塔法·赖 

希德帕夏认为，为了使政府不依赖外国人的帮助，而 

臣民又不因袭于愚昧无知和宗教狂热，需要开办世俗 

学校。在坦齐马特运动之前，帝国的高等军事院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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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受阻，其原因之一是学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在 

进入高等学校之前，接受的是传统宗教教育。坦齐马 

特的改革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1845 
年 3 月，帝国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包含军事和法律等各 

类人才组成的委员会，就现有各类学校进行调查，并 

为设立新校做好准备。改革首先从教育进行，对 6周 

岁以上的穆斯林儿童实行强制性免费义务教育。为保 

证儿童上学，政府规定任何人不准收没有马克塔布学 

校证书的儿童为学徒。到 19 世纪 60年代，已有世俗 

初小 108所， 在校学生 7 830人； 初等学校已达 11 008 
所，在校男生 24万人，女生 12万人 [9](8) 。 

1869年帝国又颁布新的教育法，规定 500人以上 

的村镇必须建立一所初等学校；超过 1  000人以上的 

市镇必须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每个省必须建立一所高 

等学校，并且教育经费都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教育 

部统筹管理。该法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帝国各地区 

教育的全面发展。他们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 

一条龙军事院校。另外，法律也允许社区和个人建立 

自己的学校。到 1875年， 帝国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达 
334 万人，其中军事院校的学生为 117 万人，职业学 

校的学生为 217万 [10](89) 。在 1867年至 1895年间，世 

俗化的小学学校和入学比例都双倍增长。 

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改革之前，教育不是由国家负责，教育完 

全宗教化，教育被乌里玛所控制；改革者试图把教育 

权力集中于中央，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且教育体制规 

范化标准化。除了宗教学校之外，政府创办的学校脱 

离了乌里玛的控制，由教育部来管辖。教育不仅包括 

传统的宗教教育，而且还讲授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 

但是教育的世俗化也遇到资金、师资等方面的困 

难。由于帝国中央财政紧缩，中央无力负担学校的建 

设与资金投入，由地方政府负责这部分资金。帝国的 

财政危机爆发，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同时，教育改革 

也遇到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担心教育会带来 

对宗教不利的因素。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几乎是各国 

面临的问题，奥斯曼土耳其也不例外。农村教育比城 

市教育发展缓慢得多，城市教师反对去乡村教书。帝 

国教育改革进展缓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坦 

齐马特改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奥斯曼帝国 

自成立以来，乌里玛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教育虽然没 

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实现世俗化。但是毕竟形成 

了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存的局面，教育领域变得愈 

来愈世俗化。教育的改革为后来青年土耳其时代世俗 

化教育创造了条件，并且为凯末尔总统的教育、文化 

等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培养出一批具有新思维、 新思想的优秀青年。 

被称为土耳其新文学运动三杰的伊卜拉欣·邢纳西 
(1826—1871)、齐亚(1825—1880)和纳米克·凯末尔 
(1840—1888)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宣传资 

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文化。 
(四)哈米德二世时期，现代世俗教育体系的建立 

及女性教育成果突出 

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 
年)，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校的办学规模。1900 
年重新改组了伊斯坦布尔大学，该校是中东第一所近 

代大学。高等学校采用西式教育，课程设置包含了历 

史、数学和外语等。 

世俗化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特征。这一时期建 

立了包括世俗初等及中等学校、师范和专科学校一整 

套现代教育体系。改革尤其重视女性教育问题，增加 

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派们增加 

了几所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艺术学校，起初在 

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女生，后来又推广到大学。 

新型学校的建立对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更新了 

传统的教学内容。除传统教学内容外，这些学校在小 

学阶段就开始开设历史、地理和卫生常识，中学阶段 

又增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公民学、土耳其语、 

法语和波斯语。学校的现代化教学极大地推动了世俗 

化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欧洲列强不仅在奥斯曼土 

耳其开办企业，而且兴办学校，欧式学校教育的建立 

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传播。 

教育改革推进了司法与教育的世俗化，从内阁中 

清 除 伊 斯 兰 教 最 高 法 典 说 明 官 (the  Office  of 
Seyhulislam or Seyh'ulIslam)，启动司法部对沙里亚法 

庭的世俗控制，把宗教学校纳入教育部的管辖范围， 

新建宗教基金部 [11](63) 。 

受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大增加，军官、军校学 

生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官吏出身的 

人。从他们中间，培养了众多的文武官员，孕育了新 

一代民族民主革命者。新兴的世俗精英挑战乌里玛传 

统的权力结构，削弱了传统宗教势力。从坦齐马特到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世俗化改革，距离这一过程的最终 

目标——政教分离、 建立世俗国家， 也只剩一步之遥了。 

三、改革的意义 

历时两个世纪的教育改革，为共和国初期的世俗 

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凯末尔总统共和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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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假如没有晚期奥斯 

曼帝国的西化教育改革，恐怕土耳其国民未必能接受 

凯末尔总统时期的世俗化教育。 

凯末尔总统开始了全面的教育改革。1924年凯末 

尔政府通过了统一教育法，废除旧式宗教学校，取消 

了公立、私立学校的宗教课程，用世俗的现代教育取 

代原有的宗教神权教育，这实际上也是政教分离的必 

然举措和结果。凯末尔总统本人亲自领导了国家的宗 

教改革，把全国的所有学校划归教育部来统一管理， 

宗教无权干涉教育，结束了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并存 

的格局。国家开始实行完全的普通教育和单一教育体 

制。国家另外创办宗教学校，培养伊玛目、布道师等 

宗教人员。教育部还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办神学院， 

培养高级宗教学者。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改革，不单纯是兴 

办世俗学校、开设现代化课程。其重要意义在于使人 

的观念摆脱传统伊斯兰宗教的束缚。这对以后共和国 

的政治、 社会、 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8 
年，凯末尔进行了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 

字母；废除一夫多妻制和伊斯兰教的各种陋规，提倡 

男女平等，妇女不戴面纱，抛弃封建时代装束，采用 

西装礼帽等。凯末尔社会文化改革的成功进行，都离 

不开奥斯曼帝国教育的世俗化基础。进一步讲，伊斯 

兰性质的政党正义发展党掌握政权，国家政教分离的 

政体依然如故，都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分不 

开。教育改革过程的艰难与长期性，恰恰造就了一支 

忠于政教分离体制的军队。共和国历史上三次军队干 

政，世俗政体得以维持，就是实例。土耳其的世俗教 

育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城乡世俗教育有所差别，人口 

比例有所不同，但是教育世俗化是不可改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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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ttoman Empire was a feudal military power of dominating the three continents in the history, but It was 
declining after Sutlan Suleiman. In order to stop declining, the empir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ilitary reforms. followed 
by the education reform, which encountered strong opposition from conservative religious forces. The progress of the 
reform was also affected by lack of funds, personnel, and many other factors. The reform, however, still ha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The  late Ottoman  education  reform  is  basically  the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andit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ecular education of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This article aims to trace the education 
reform process and its impact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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